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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倩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说
过：“美，是一种人们看着它而不向
它伸手的水果。”美是善的表达，是
具体而微的感觉。当城市趋同性发
展，旅游景点变得千篇一律时，能
够与人类灵魂肌肤相亲的东西会
越来越少。然而，当一个人两手空
空走进济南，会被滋养、被浇灌、被
孕育，来自泉的恩惠，如大树伸出
的枝丫，托起生命的重负。

由侯林、侯琪、王文合著的
《济南泉水诗百家精选》(点评本)
就是这样的绿色枝丫，装点了我
精神的春天。全书选编标准有三：
名家、名泉、好诗，匠心筛选，体裁
丰富，涵盖古风、律诗、绝句、现代
诗等，收进匣子里的都是珠玉。譬
如，王德容《春日斋居杂咏》“佛山
亦是吾家客，隔郭常来茅舍间”，
谁能想到，佛山倒影乃是清代百
姓家中的“日常”；晁补之《将别历
下》“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
向汶阳”，离别济南之际，难舍不
倦泉水；许邦才《丁丑春日再过泉
亭酒家(二首)》“东风解得丹青意，
画出垂杨间杏花”，丹青高手不是
酒家而是春风，令人回味。好诗是
佛头雨滴、水中白莲、球状闪电，
泉水诗因了人与城的互动，平添
几分浪漫。

近年来，侯林先生关于泉水
的研究著作成果丰硕，《济南泉水
诗全编》《济南名泉考》《济南园林
70家》《百家名士咏济南名泉》等
等，或与王文导演，或与女儿侯
环，他们远离都市喧嚣，深耕文史
领地，奔波在图书馆之间，专注在
书房案头，“掏家底”般深掘泉水
诗篇，皆为赓续和传承千年古城
的文脉和泉脉。这些书的内容有
所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审美济
南”。我有幸阅读，颇觉是件幸福
的事情。那些关于泉水的著作，恍
若一艘艘停靠案头的大船，带我
远航，捕捞“静默和明亮”(出自洛
厄尔《渔网》)。

读诗是擦拭、唤醒，对济南人
来说，则是日常功课，像晨起打泉
水那样，是一种精神的仪式，不禁
感恩萦怀。这样一来，这些从历史
故纸堆里发现和“捕捞”的泉水诗
章，在心口传诵中熠熠发光，照亮
我们脚下的路。

古人风雅，潇洒。泉畔边酬唱
诗和、结盟诗社、曲水流觞，好个
诗酒人生；黑虎泉上建园林，梅
香、鹤鸣，泉流如瀑，好个精神大
自在。哪怕是过生日，也要与友人
聚在泉边，以诗当歌。让我不禁想
起宗白华论魏晋时期自然诗的观
点：“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
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
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
与神会，真气扑人。”做学问要靠
材料、理论、想象，对应着世界眼
光、科学方法、艺术感悟。侯林做
学问也是如此。从散文集《倾听风
吹过树梢的声音》开始，他就践行
一种审美的哲学。他用十六个字
倾诉“城愁”：历山之下，济水之
南，烟柳万家，风雅故园。他为一
个消逝的地名痛心万分，即济南
东流水形成的“娥江”，他写《周永
年与尹廷兰》时亲自前往历城区
韩家庄寻访尹廷兰后人，他笔耕
不辍每天更新“风香历下”公众
号——— 风香，是泉香，也是抵达灵

魂深处的袅袅诗香。
老舍先生把对济南的滚烫挚

爱永远留在了泉城大地上。他在
《更大一些的想象》中写道：“要领
略济南的美，根本须有些诗人的
态度。那就是说：你须客气一点，
把不美之点放在一旁，而把湖山
的秀丽轻妙地放在想象里浸润
着……”这就是他提倡的“诗意的
体谅”。读过侯林的系列史书后，
我慢慢顿悟，这是一种审美的境
界、一种精神的姿态。确切地说，
采撷的泉水诗为“诗意的体谅”做
出生动注脚。

很多时候，济南的美不在别
处，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需要去
唤醒、去搅动、去铸亮，像重铸生
命那样充满虔敬。清泉、白荷、杨
柳风，芦苇、鹭鸟、小河沿，漫步在
大明湖路上，开窗透景，诗情画
意，济南就这样一点一点进驻我
的心里，让泉水与泉水挽臂歌唱，
上弦月把大明湖收进梦里。

泉水即诗，点评亦是诗，点睛
文学诗眼。我倾心书中的独到点
评，“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乃
是对周永年藉书园当年状况之描
摹；“数里撼秋树，别泉无此声”，乃
是趵突泉泉声写真之佳句也；“一
城士女在一水，它郡无此风光饶”，
人与泉和谐共生，堪称济南最美风
景；“家家流水都连屋，面面烟峦即
是屏”，比“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早
了整整二百年；而清人黄文渊《过
逯氏园亭》，“琴书岑静人无事，爱
煞荷声细雨凉”，他的点评不啻于
为其立传：黄文渊倜傥磊落，食贫，
吟啸泊如也，书法风致自喜，时有
济南三绝之谣：焦酒韩兰黄字也。

“春陌踏歌春煮酒，酒瓢歌扇听流
莺”，他称赞不已，唐梦赉《趵突泉》
(三首)为“见者惊诧”的唯美佳作。
我有幸观看过大型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那是宋代山水画的独特文
化隐喻，氤氲东方美学的精髓要
义。同样道理，泉水诗也是画卷，也
是音乐，不过，它是用语言的澄澈
洗濯心灵，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
淡中见绚丽，这是一种美的鉴赏。

当然，侯林先生对泉水的珍视
程度，恍若老先生扶携幼辈，举手
投足，顾盼有情，令我过目不忘。说
趵突泉，“瑰丽壮伟，神奇超绝”；赞
黑虎泉，“浑如黑虎，一声清啸”；论
金线泉，“金线泉灵异美质，一览而
无余”；说北珍珠泉，“华贵典雅，泱
泱大泉也”；话五龙潭，“神秘幽深，
清雅恬静”……“不独具色味，更觉
形声全”，面对无锡诗人钱肃润的
诗句，侯林点评道，“此尤见得名士
公正无欺、典重庄雅之卓卓风范”，
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作者的人格
风范呢？

读懂了泉水诗，便读懂了济
南史，读懂了一座城。济南名士之

“士”，恰是源自泉水的风雅和“阔
达，多大节”。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关于
文学批评有段经典之语，“我喜欢
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
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
风暴和闪电。”《济南泉水诗百家精
选》书中的诗点评就是这样，只不
过，它挟着诗的闪电，溢出了满城
泉水香，那是属于全体济南人的精
神芬芳。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
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散文学会会员)

□安宁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
想变成一只飞鸟、小鹿，或者
蚂蚁、蝴蝶、花朵、草木，在浩
瀚无边的森林中，迎接着阳
光和雨露，仰望着月亮与星
辰，并在那里度过短暂或者
漫长的一生。我想变成自然
的一个部分，已经很久了，仿
佛我生来就应如此。我欢喜
于有一个这样美好的梦境隐
匿在自己心里，我还将这一
粒饱满的种子植入女儿阿尔
姗娜的生命中，并以写作的
方式，让梦境在文字中得以
永生。

我一直活在童年的梦
里，从未苏醒，也不想苏醒。
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
像阿尔姗娜那样，拥有一颗
金子般的心，不知忧愁，也无
悲伤。我只在阳光洒满百叶
窗的明净的秋天里，为此刻
窗外的丛林里两只追逐嬉戏
的松鼠感到快乐。

但我却不得不接受童年
的消逝。只有在梦里，我才能
再一次回到故乡，与赤脚捡
拾麦穗的自己相遇。我告诉
那个一直在渴求着爱与温柔
的自己，我已经代替她，去过
了很多地方。我从儿时的麦
田出发，前往更为广阔的草
原、沙漠、河流、戈壁、群山、
海洋，还有闪烁着神秘星光
的茂密森林。我还带着阿尔
姗娜，一直走到了大西洋的
岸边，就在被森林重重包裹
的异国小镇，我们度过了一
年时光。我们在森林里看到
成群的小鹿，正穿过神境般
水雾氤氲的河流，还有上百
只松鼠，在高高的松树上雀
跃欢呼，鹰隼在深蓝的天空
上翱翔，乌鸦在我们窗外的
大树上日日鸣叫。负鼠借着
漆黑的夜色，来到我们的门
口寻找食物。獾们潜入道路
两旁的垃圾桶里，享受着甜
美的水果。郊外的烟草田里，
细长的小蛇正穿过高低不平
的田垄，前往月色笼罩的丛
林 。农 场 里 的 墨 西 哥 男 人

Paulino(保利诺)，耐心地教我
们学会分辨森林里不同动物
的粪便和脚印，并带我们打
开森林的心脏，看到大自然
残酷又井然有序的秩序。这
里是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另外
一个神秘的世界，壮阔而又
美丽，让人一生难以忘怀。

我还在零下30多摄氏度
的深冬，前往大雪覆盖的大
兴安岭。就在那里，我遇到一
家放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他
们世代与驯鹿为伍，将可爱
的森林精灵视为自己的家
人。这家人中唯一的儿子，正
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年龄，但
他依然选择留在驯鹿的身
边，过着与父辈同样古老的
生活。

他向我讲起童年时自己
最好的伙伴——— 一只可爱的
驯鹿。他们一起在森林里出
生、成长、玩耍。它将最美好
的一段记忆，植入他的心底。
它还陪伴他，沿着森林与河
流，走过很长很长的路。那是
开满鲜花的夏天，他们一起
问候森林里每一朵花、每一
只昆虫、每一个鸟兽、每一片
云朵。他们还注视着月亮爬
上树梢，风声灌满整个森林。
它在他八岁那年，因病停止
了呼吸。他为它守候了整个
夜晚，并在黎明抵达之际，将
它埋葬在一棵高大的杨树
下。

他一直记得它。所以，当
他深情地向我讲述这个故事
时，仿佛再次回到自己的童
年，回到他们一起穿越森林
的那个午后。他并未恳请我
将这个故事记下，但我久久
难以忘记。于是我在一个寂
静的夜晚将它写下，希望女
儿阿尔姗娜以及更多的孩
子，都能在读完《雨果和驯
鹿》之后，拥有一颗澄澈的
心，热爱森林中每一株树木、
每一片花草，也热爱森林中
所有与人类同为自然之子的
人间精灵。

(本文作者为内蒙古作家
协会副主席，现任教于内蒙
古大学)

风香·泉香·诗香

□肖雨晴

周末，母亲与我陪姥爷到
公园散心。我推着轮椅，还未到
公园就已经看到广场上飞舞着
的各色风筝。风很大，吹落了姥
爷搭在肩上的毯子，他却好像
无知觉一般，抬头凝望着满天
的风筝。我和妈妈停在原地，和
姥爷一起对着飞远的风筝行注
目礼。我大约能猜到姥爷在想
什么，他生病在家休养多年，年
纪一大便不太出门走动，看见
漫天自由飞翔的风筝，难免会
心生向往。

我推着轮椅继续向前走，
正好看到一位父亲待风筝飞高
后，将手里的线递给小女儿。姥
爷用手指指那对父女，再指一
指母亲。照顾姥爷多年的母亲
心领神会地俯下身来。姥爷因
患病讲话有些困难，但仍能听
到他努力想说得清晰一些：

“你……小时候，我也……也这

么给你放风筝，等风筝飞起来，
再把线给你。”

母亲侧耳听着，听姥爷说
完最后一个字便忍不住笑，她
应和着：“是呢，那会儿我在前
面跑，您拿着风筝在后面追。”
她一边说，一边帮姥爷裹好肩
上的毯子。我不由得想到，以前
是姥爷帮母亲把风筝放得高高
的，现在却到了母亲放飞风筝
而姥爷跑不动的时候。

是啊，就像飞起来的风筝一
样，年轻时的儿女又如何不想自
由驰骋在宽广辽远的天空，盼着
父母手里的风筝线越长越好，可
是父母年纪大了的时候，这“风
筝”便也有了“恋家情结”，自愿
从空中降落回父母身边。

风筝虽然自由，可掌控风
筝的人总是担心风筝会不会被
风吹跑，会不会飞得太高，会不
会被带着寒意的春风压弯身
体。而接过老人手中风筝线的
子女，也会担心风筝还能否飞

翔，风筝的身子骨是否硬朗，风
筝 线 还 能 攥 在 自 己手里 几
年……

姥爷和我们看了半天风
筝，苍白的面色因为吹了风而
红润了些许。地上有人牵线的
风筝可以飞到更高的天空，或
许是因为它知道地上有人为它
托底。我看向那对父女，小女孩
正在收着线，风筝长长的尾翼
在地上拖行，曾飞翔在九天之
上的风筝被她细心地捆好。风
筝降落的时候，有人细致妥帖
地将它收好，这又何尝不是风
筝最好的结局？

太阳落山，我们爷仨也要
回家了。我推着姥爷的轮椅走
着，夕阳将三人的背影慢慢拉
长。轮椅的后面，多了只小小的
风筝。我知道，风筝的线就缠绕
在我们三人之间，承载着分量
沉重的亲情，任凭它飞得再高
也斩不断。

(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会员)

风筝【悠悠我心】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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